
  硕果金秋，再谱华章。2021 年 9 月 15 日，第二十
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长
春农博会）在长春圆满落下帷幕。展会高效宣传了国
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展示推广了国内外领先的农
业高新科技成果，搭建起常态化农产品交流交易平台，
全面推动了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再次办成一届特
色鲜明、内涵丰富、成果突出的高水平农业博览会。
  长春农博会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 20
届，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农业品牌展会之一、也是全
国十大行业品牌展会，吉林省名牌展会、吉林省农业的

“金字招牌”、吉林省农业领域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窗
口和长春市靓丽的城市名片。
  二十二年匠心不改，二十届砥砺前行，自首届长春
农博会开创了吉林省长春市举办国际性农业综合展会
的先河后，2008 年，长春农博会迁至永久会址长春农
博园，实现了室内外相结合，由水泥地到黑土地的模式
转变，内容也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展
示。如今，长春农博会展会面积已从最初的 1.8 万平
方米增至 106 万平方米，展位数从 600 个增至 2300
个，品牌展销、设施装备、产业示范、科普教育、经贸论
坛、赛事活动不断推陈出新。仅本届展会期间就达成
经贸合作项目 26 项，意向性签约金额 105.2 亿元，现
场意向性签约金额 7 亿元，线上交易额 766.54 万元。
累计实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2400 个，累计签约金额
3077.2 亿元；现场交易额累计实现 131.9 亿元。

探索事业新起点

打造常态化农产品交流交易平台

  2018 年，在吉林省和长春市领头探索的基础上，长
春农博会立足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秉承“科技是办法，
展会是手段、创新是关键，贸易是结果”的核心理念，着
力探索事业发展新起点，联合各方努力打造与国际接轨
的常态化农产品交流交易平台，成为科研院所、农业企
业、展商客户等全产业链群体广泛交流合作的高效载
体，有力地促进了农产品流通，产业链、供应链构建，有
效推动了大宗农产品贸易，扩大了对外合作交流。
  2020 年，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第十九
届长春农博会成为第一个线下允许召开的大型农业综
合展会，展会的成功举办成为吉林省经济复苏的有力
信号。这届展会首次尝试“10+365 ”线上线下相融合
的常态化办展新模式，实现了时间、地域、领域的多维
度跨跃，600 多家企业、3000 多种农产品实现全年线
上交易和展示。

发挥常态化作用

做领先农业高新科技成果的助推器

  目前，长春农博会持续发挥常态化作用，通过贯穿
全年，辐射多省的各类农业经贸活动、高峰交流论坛、
科普展示活动及全年不断的农业科技示范引领，打造
了一个永不谢幕，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农业博览会。

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农业物联网、黑土地保护性耕
作等 130 多项农业新技术新模式；农作物良种、无抗畜
禽品种、水产品等 110 多类 6700 多个国内外农业新
品种及各类农业先进设施设备相继在这里得到示范、
推广和应用。
  展会用 10 天时间进行了全国、全省领先农业科技
成果的集中宣传展示，用 365 天时间打造了常态化推
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新（设施）设备、新模式
等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和助推器。

提升精细化服务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推介的窗口

  长春农博会在飞速提升展示展销、经贸交流水平，
提高招商招展层次质量，组织内涵丰富的经贸交流活
动和高层次、高水平论坛峰会的同时，按照安全有序办
展的要求，探索应用数字化管理手段，加强智能设施设
备建设，打造专业化管理团队，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
知名度与影响力与日俱增。国内外政要、各国使节、展
商、观众云集，社会各界都积极参与到办展办会中。展
会每年吸引游客逾百万人次，有效拉动了长春市服务
业营业额增长。
  在本届长春农博会上，很多农产品展销摆脱了传
统的“摆摊叫卖”，申请地理标志商标、组建产业联盟、
密集宣传推介……规模化、标准化、公司化、品牌化的
现代农业企业明显增多，“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

“抚松人参”“通榆小米”“延边黄牛”等产品，包装精致、
配套宣传品齐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长春农博
会通过精细化、流程化、标准化、可复制的农业全产业
推广，扩大“吉”字号、“长”字号品牌的宣传推介，加快
吉林农业走出去步伐，助力农企逐步建立完整高效的
供应链体系，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推介的窗口。

创新办展路径

建立新理念、新模式、新农人展示平台

  近年来，长春农博会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办会办展
路径，在向广大农民和市民普及农业知识的同时将观
光休闲与实践学习有机结合，在进行科普教育引导的
同时，让游客有看、有玩、有吃、有服务、有收获，并能将
新理念、新智慧带回去，成为传播、转化农博会成果的
新农人、新亮点。展会实现了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创
意农业、都市（休闲）农业的农、商、文、旅跨界融合、协
调发展，实现了从展产品到展理念、从展技术到展人
才、从展数据到展智慧，建立了特色鲜明的新理念、新
模式、新农人展示平台。
  22 年来，长春农博会伴随着吉林省现代农业跃迁
式的发展，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在高起点上实现新跨
越，为巩固拓展吉林省和长春市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的有效衔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全省落地落实、
加快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开创新时代吉林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局面，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与
活力。

·广告·

新华社记者张晓龙、路一凡、侯昭康

　　天山山脉以北，准噶尔盆地东部，坐落着新
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这
片遍布着针茅草、驼绒藜等植被的荒漠草原，也
是普氏野马的故乡。
　　几天前，来自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王
振彪，护送着 18 匹野马进入保护区乔木西拜
野放点。在一处大围栏内进行短暂适应后，这
些野马将告别圈养生活，回到祖先栖居过的荒
野繁衍生息。
　　 20 年前，同样在这片荒野，中国首次实施
野马野放，那也是王振彪第一次把亲手饲养的
野马送回大自然。

消失在故乡的野马

　　 9 月的保护区，气温已明显转凉，水草又
相对丰沛。在这时，即将野放的野马从新疆野
马繁殖研究中心抵达 200 公里外的保护区野
放点。
　　“以这处野放点为中心，方圆数十公里内的
野马就不下百匹。”王振彪说，他曾常年在保护
区监测野马，对附近的野马分布非常熟悉。
　　普氏野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名列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它的原生地
在中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西部。
　　资料记载，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中蒙两
国分别在中国新疆和蒙古国西部进行过多次科
学考察，但均未获得野马在野外活动的证据。
人们由此推断，野马已经灭绝了。
　　王振彪出生在保护区南侧的吉木萨尔县，
那里紧邻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小时候只听说过
野马，可一点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和家马有什么
区别。”今年 45 岁的他说。
　　野马在野外日渐凋零直至在原生地灭绝
时，地球上仅存的野马主要圈养在西方国家
的动物园内。两次世界大战后，连欧洲动物
园里的野马也寥寥无几，总数一度下降至两
位数。
　　尽管一些西方国家通过野马交换等方法，
使圈养野马的数量增加到 1985 年的 600 余
匹，但圈养的野马出现近亲衰退、遗传漂变和疾
病防控等问题，还有动物园有限空间已难以容

纳持续增长的野马种群。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
虑让野马重回故里。
　　 1978 年，国际野马基金会在荷兰海牙召
开会议，与会代表达成共识：“将普氏野马重引
入原生地作为拯救该物种的最终保护措施。”
　　中国政府承担了拯救这一濒危物种的使命。
1985 年，中国从国外引回 11 匹野马，并于次年将
这批野马迁入新建的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
一项充满挑战的濒危物种拯救行动自此开启。

“一切为了野马回家”

　　野马中心选址在准噶尔盆地东南缘一处人
迹罕至的戈壁滩。“别看现在长了些榆树、沙枣
树，二三十年前，野马中心和保护区一带没啥区
别，又干又热、特别荒凉。”王振彪说。
　　 1996 年，高中毕业后的王振彪应聘为野
马中心饲养员。当时，野马中心已成立 10 年，
但条件依然艰苦。
　　“除了马舍，就是几间平房。”王振彪回忆起
当年的生活，没有肉食，吃的就是白菜、萝卜、土
豆，一两周才能到县城买一次新鲜蔬菜；没有电
话，和外界联络全靠一部无线电台；没有长明
电，用老式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每晚供电 2
小时。
　　野马的生活却是另一番样子：夏天人们用
菜刀把西瓜切片，拌入麸皮等饲料给野马解暑，
冬天又定时用镐清理马舍中冻硬的粪便和结满
冰碴的水槽。每逢母马产驹，一众工程师、饲养
员严阵以待，彻夜守候在漆黑的马厩。
　　后来，野马还看上了“私人医生”，有自己的

“摄影师”兼“传记作家”。
　　兽医师恩特马克已为野马服务 23 年。每
天一早一晚，他总要走遍所有马舍，评估每一匹
野马的进食情况、精神状态和排便情况，留心是
否有野马出现异常状态，比如突然在地上打起
滚，或者不住地摇晃起脑袋。凭着对野马日积
月累、细致入微的观察，恩特马克摸索出一套判
断野马健康状况的方法，使遭遇伤病的野马得
到及时治疗。
　　大学毕业分配到野马中心工作后，心思细
腻的工程师张赫凡就通过写日记排遣戈壁生活
的寂寞。不知从何时起，野马成为这位女性的
日记主角。工作 26 年来，张赫凡拍摄数千底
野马图片，写下上百万字关于野马的手记、散文
和诗歌，吸引大批读者成为野马保护事业的支
持者和志愿者。
　　一批科技工作者也加入野马“志愿服务团

队”，如新疆农业大学的曹洪明教授，野马中
心成立以来，只要野马遇到疑难杂症，这位动
物医学专家必定从 150 公里外的乌鲁木齐
星夜驰援。这种“有求必应”的工作模式前后
延续 20 余年，直至曹教授因病逝世前。
　　“一切为了野马回家，”王振彪说，对野马
保护工作者来说，让野马早日还乡，是使命，
更是梦想。
　　到 2000 年，野马中心的野马迎来生殖
高峰，存栏近百匹，新疆林业部门召集多学科
专家商讨形成野马野化方案及野化技术路
线。野马回家的时机已然成熟。

从 27 匹到 274 匹

　　 2001 年秋，中国首次在野外放归野马。
王振彪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野放点，他有
些不舍地打开围栏，27 匹野马立刻向保护区
西侧飞奔而去。
　　为掌握野马野化进展，王振彪和他的两
名同事在野放后留守荒野、风餐露宿，对 27
匹野马展开持续监测。
　　“第一天就跑得没踪没影，以为它们很快

适应了野外。”令王振彪意想不到的是，野放
第二天一早，当他从帐篷里钻出来时，发现野
马群又回到了野放点。
　　 2001 年 12 月，野放后的第一个冬天，
27 匹野马在风雪中失去了踪影。望着厚厚
的积雪，王振彪心急如焚：“没有水，马还能吃
雪。没有草，那可要坏事！”
　　茫茫雪原，王振彪和同事驾驶着一辆吉
普车，前后寻马十余天，才在一片洼地发现了
瑟缩在寒风中的马群。他们急忙喊来 3 辆
小汽车支援，除了坐人，车厢内有限的空间全
部塞满饲草。
　　冒着零下 30 摄氏度的严寒，几个年轻
人裹着军大衣，轮流坐在缓缓行驶的汽车车
顶，在野马行进路线上抛撒苜蓿，引导马群向
着野放点迁徙。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确保
野马获得足够的饲草。走了 3 天，马群终于
到达野放点，王振彪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
了地。
　　在保护区追踪野马 6 年后，王振彪和同
事将监测任务移交保护区管理机构。一批基
层管护员接棒，继续监测野放野马，并持续在
暴雪、干旱等极端天气来袭时为野马补饲、

补水。
　　多次负责野马野放方案评审的中科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维康说，学
界把这种野放后仍然有人工辅助的野放方式
称为“软放归”，“在马源有限的情况下，采取
这种方式是科学的，有人工辅助，种群数量增
长也会更快。”
　　据野马中心统计，到 2020 年底，保护区
的野放野马总数为 274 匹，是 20 年前的 10
倍，而整个新疆境内的野马总数已占全球野
马总数约五分之一。
　　野马研究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胡德
夫认为，在灭绝物种如何重建野生种群上，野
马应当起到“一马当先”的角色，“它的成功将
为其他物种陆续走向野外、重建野生种群积
累经验，提供借鉴。”
　　从卡车上卸下野马后，王振彪乘车从保
护区离开，当最后一匹野马消失在后视镜时，
他并不像初次经历此番场景时那样难过，他
想起一首年少时常听的歌：“走吧，走吧，人总
要学着自己长大……”
      （参与采写：丁磊、张啸诚）
    　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15 日电

野马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漫步（2020 年 6 月 3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 走走 吧吧 ，，你你 要要 学学 着着 自自 己己 长长 大大 ””
濒濒 危危 野野 马马 重重 返返 荒荒 野野 22 00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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